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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东孙氏：
耕读传家 济世为民

■孙春祥

名
门
望
族

淮东孙氏世居淮安府东乡阜宁县，清

同治年间迁居淮安府山阳县寿宁乡（今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马厂街道）。孙氏家

族的核心人物是孙太初（曾做过清末船政

大臣裴荫森的幕僚），他影响了其胞弟孙太

雍、侄儿孙步逵等人的人生轨迹。孙步逵

告老还乡后回到家乡山阳，在前孙圩旧址

上建了新孙圩，其后人世代居住于此。

●孙太初：
做过裴荫森的幕僚，多有政绩

孙太初（1807年—1893年），字古斋，

清代淮安府阜宁县人，附贡生，善诗工书。

孙太初、孙太雍兄弟与同乡裴荫森交好。

裴荫森（1823年—1895年），字樾岑，淮安

府阜宁县洲门村人，自清光绪十年（1884

年）定居淮安府山阳县。清同治二年（1863

年），裴荫森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孙太

初、孙太雍与裴荫森既有诗文唱和的共同

雅趣，又有政治理念上的共鸣，还有家族世

谊。

清道光、咸丰年间，江淮地区盛行强迫

寡妇改嫁，甚至聚众抢劫寡妇的恶习，孙太

初与裴荫森等于是创立保节会，严禁上述

恶习，并禀请漕运总督陆元鼎（1839年—

1910 年）通饬勒石。清同治九年（1870

年），裴荫森在镇江焦山读书时，孙太初曾

随其同游定慧寺，寻求治世之道，并作诗

（见《同怀蚓唱集》）。清光绪九年（1883

年），孙太初担任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的幕

僚，后在福建马尾港水师提督府任副职。

他目睹晚清水师的惨败，作了《南游笔记》

《马尾江开仗》等诗，以犀利的诗句揭露妥

协卖国的上层官吏。清光绪十年（1884

年），裴荫森委托孙太初赴福建玉田、东渡

乡调解水利纠纷，他“只身携厂匠二名”冒

险劝和，成功促成《勘定闽长两县水案示》，

“士人欢声雷动”，特为他“立德政碑，供长

生位”。期间，裴荫森令孙太初访马江海战

烈士遗孀（如任氏节妇），并予以旌表。中

法战争期间，裴荫森主防闽海，孙太初协助

安抚民情；战后，裴荫森被弹劾去职，孙太

初仍高度评价其操守：“清节蜚声族党光。”

晚年的孙太初回到家乡阜宁孙圩，以文会

友，著有《同怀蚓唱集》。

孙维盘（1864年—1931年），字伯安，

孙太初之孙。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后，孙维

盘因信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理念而

从医。他和弟弟孙维硕收藏了《类经图翼》

《本草纲目》等不少医学典籍。

●孙太雍：
旌表孝子，诗文传世

孙太雍（1818年—1888

年），字文森，孙太初胞弟，贡

生。他曾两受皇恩：清同治

五年（1866年），获钦赠文林

郎 ；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被旌表为孝子，有“旌

表孝子”匾。他工书画，尤

长于画竹，常和同乡高毓

烈以诗文书画交友酬

唱。高毓烈是山阳高

士魁的堂兄弟、

高延第的堂叔，高氏住在西乡石桥庄（今淮

阴区淮高镇）。孙太雍著有《烬余诗草》。

他与淮扬海道台谢元福（1839年—1906

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谢元福评价其《烬

余诗草》：“寻常梦境都归幻，读到公诗梦亦

真。怕向空堂捡遗墨，竹枝兰箭尚精神。”

孙太雍与裴荫森相交甚笃，唱和诗甚

多。他曾与裴荫森、顾云臣等人交游，登焦

山、金山吟诗，展现出济世为民的情怀。他

读裴荫森《上李爵相书》后，作诗赞其“体国

能忘身，奋不顾时忌”，反映二人对李鸿章

在外交方面的妥协持批判态度，力挺裴荫

森在天津教案中的刚直之举。孙太雍在

《烬余诗草》中以“祥云霭霭任高飞，遍洒甘

霖愿早归”的诗句赠裴荫森，以“甘霖”喻其

政绩。

孙氏兄弟的《同怀蚓唱集》《烬余诗草》

保存了不少裴荫森未被官方记录的事迹。

革命战争年代，孙圩隶属于淮安县第十二

区马厂镇颖槐乡陈圩子（今淮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南马厂街道严高村），中共中央华中

分局、华中军区的相关领导人曾在那里居

住，可见孙氏族人的家国情怀。

●孙步逵：
急公好义，抵制晚清司法腐败

孙步逵（1839年—1919年），字达九，

孙太雍之子。清咸丰年间，他由秀才补廪

入贡，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举

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赴京参加殿试。

他曾被任命为安徽某地县令、江苏某地教

谕，后担任省参议员、六县总董等职。他仗

义疏财、乐施好善，调解乡里纠纷时秉公而

断。清代官员刘统勋曾赠匾赞其“急公好

义”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阳张桥

村少妇李胡氏被邻人屠户张学柱强暴自

杀，其丈夫李淮向山阳县衙报案，反被知县

陈维藻以“诬告”为由杖责，并收押监禁，真

凶却被释放。孙步逵没有袖手旁观，而是

向淮安府申诉。陈维藻为掩盖真相，篡改

案卷，并反诬孙步逵为“巨猾势要”（即地方

恶势力），企图压制申诉。淮安府调查后，

确认李淮蒙冤，遂为其平反。陈维藻不甘

失败，指使多人分批诬告孙步逵，并操纵学

政革除其举人功名。孙步逵被迫向江苏按

察使署申诉，但陈维藻竟纵容匪徒半路劫

持孙步逵，企图逼其撤诉。淮安府民众集

体为孙步逵鸣冤，后因舆论压力过大，陈维

藻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被降级调任，但

未受严惩。《山阳县冤案全卷》收录了该案，

封面页题“山阳陈参令挟嫌诬陷孙孝廉案

略”。

●孙步熙：
精通医学，造福乡里

孙步熙（1853年—1925年），字纯甫，

清太学生，孙步逵之弟，曾教书多年。清光

绪三年（1887年），他奉兄命管理家务。他

曾为家乡修桥补路。他深受家学熏陶，精

通医学，常同淮扬海道台谢元福一起研究

病理，不辞辛劳从远地购买药材自制丸、

散、膏、丹，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乡人，因此

声名远播。

渐渐地成长、渐渐地成熟、渐渐

地变老……

回眸来时路，从偏僻落后的塘

河堆到乡镇，再到淮安，做梦都没有

想到，白了头、弯了腰之时，竟然在

省城南京安了家。

霓虹灯闪烁映照夜空，车流如

织织就金色星河，高楼大厦诉说着

繁华，街角绿意谱写着城市新篇。

一砖一瓦皆故事，一街一巷总

关情。历史的痕迹与现代文明融为

一体成了省城南京独特的风景。

在农村生活大半辈子的我，对

都市生活很不适应，满眼的陌生，落

伍的不便，觉得无论如何也难以融

入其中，总觉得不像是我的家，尽管

享受着诗与远方，心中却只有家与

故乡。

熟悉的天空、不便的泥泞、湍急

的河水、广袤的田地……塘河堆珍

藏着我童年的快乐、少年的艰辛、成

年的奋斗和老年的乡愁。

童年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上

百户人家，大家都住在塘河堆上，分

为东庄、中庄和西庄。在无忧无虑

的童年时光里，我和小伙伴在塘河

堆上尽情嬉戏。

捉迷藏是我们最爱的游戏。每

当夕阳西下，晚霞映照着村庄的每

个角落，我们便像一只只快乐的小

鸟，在房前屋后的草堆、猪圈、厕所

等处东躲西藏、追逐嬉戏，在欢声笑

语中度过每个夜晚。

塘河是我们最爱的“浴场”。夏

日午后，太阳把河水晒得温热，河边

柳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我们从树

上一个接着一个跳入水中，晶莹剔

透的水花此起彼伏，阳光穿透水雾

折射出五彩的光晕。

接着，一场水战马上展开。水

枪喷射的水流如雨点般密集，在空

中划出银色的弧线。一双双小手捧

起河水泼向对方，形成一片朦胧的

水雾。大家一边尖叫着躲避，一边

大笑着还击，那情景让我至今记忆

犹新。

虽然童年时光已经远去，但关

于捉迷藏的记忆和打水仗的快乐却

永远留在我的心底。每每想起那些

人、那些事，那些情景，我的心中总

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童年最好

的怀念。

塘河河面宽阔、水质浑浊，夏季

河水汹涌，冬季河水潺潺。它是两

岸百姓的母亲河。在我的记忆中，

从读小学高年级起，每天放学后第

一件事就是到塘河里挑水，装满一

缸后加入明矾，缸里的水很快清澈

见底。

塘河边没有台阶，挑水时必须

光着脚深深踩进泥土里，以防止滑

倒，有时踩到碎石等尖锐物体，脚上

顿时流出鲜血。每每遇此，我总是

痛并快乐着，因为我既为父母减轻

了负担，也为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

读初中时，母亲经常带着我和

妹妹一起到一河之隔的邻镇割牛

草。由于塘河水面很宽，为了不绕

路，母亲发挥自己水性好的优势，经

常带着我和妹妹拖着草篓直接渡

河。塘河的水哗哗流淌，母亲时而

推我一把，时而拽妹妹一把，就这样

游过了河。当时，我不知道母亲怎

么会有使不完的劲。后来，我才知

道，这就是爱的力量。

生产队的打谷场在塘河堆上。

每到收获季节，人们要把稻把、麦把

运到打谷场上，运送方式很原始，但

也很便捷，那就是肩扛。

圆圆的叉柄，上百米的距离，

150斤以上的重量，对于身材高大的

同龄人来说，似乎不太吃力，而对于

身材矮小的我来说，每一趟都很吃

力，不仅汗流浃背，还把肩膀磨出了

血。

当年，生产队里高中毕业生很

少，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而我虽

然是高中毕业生，但并没有施展才

华的舞台，所以我当时感到特别迷

茫，甚至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家住塘河堆的男劳力，罱泥是

必须学会的农活，只有这样才能拿

到高工分。在人民公社时期，化肥

紧缺，罱泥积肥成了农忙后的固定

动作，以此给庄稼补充有机肥。

罱泥既需要体力，也需要技

巧。罱子是利用杠杆原理制作的农

具，必须利用好这一原理和惯性知

识，依靠巧劲，一气呵成。我开始学

习罱泥时，浑身酸疼。后来，经过不

断摸索，我把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发

挥到极致，每次都能获得高工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塘河里的

鱼虾很多。每到秋季，人们在河边

插入一些木桩，然后将树枝固定在

木桩上，制成“鱼捂子”。，到春节前，

人们用篱笆围好“鱼捂子”，拔掉木

桩，清理树枝，再用罱子捕鱼，期间

不需要喂养。

各家“鱼捂子”中鱼的数量多

少，取决于河堆的弯度，凹处鱼多，

凸处鱼少。我家的“鱼捂子”正好处

在凹处，每年可捕鱼三四百斤。当

时，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我家住在塘河堆上，是一座四

合院，在当时并不多见。每当有人

路过时，总会投来羡慕的目光。

后来，由于塘河疏浚，我家搬离

了塘河堆。当时，在每间房屋仅给

40元拆迁费的情况下，父亲作为一

名退职的基层党组织书记，毅然决

然选择服从大局。正是父亲的以

身作则，促进了拆迁工作的顺利推

进。

随后，我家的房屋面积越来越

小，四合院成了历史。

1977年，为了跳出农门，我在煤

油灯下挑灯夜战。母亲一再提醒我

注意安全，不能引发火灾。她说：

“我们家不能再经受折腾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我顺

利通过了预考、复考、体检，结果最

终却未能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来，

我打听得知，原来有人举报我外祖

父是顽保长，大舅是还乡团头子。

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我也知道，

他们去世很早，对我的三观形成几

乎没有什么影响。好在第二年政

策放宽了，我终于离开塘河堆上的

茅草屋，成为一名在编人员。

夜深露重，思乡更切。世界虽

然广阔无垠，但唯有家乡能给予我

最深的感动和安慰。愿这份情感随

着初秋的微风，传到生我养我的老

家——塘河堆上那最耀眼、最有意

义、最值得怀念的四合院里。

塘河、塘河堆、塘河堆上的人

……这些家乡的记忆，如同一张珍

藏的老照片，珍贵且清晰，家乡的那

份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

我的老家在塘河堆上
■周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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